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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則為周梁淑怡議員在本年五月四日就以下一則為周梁淑怡議員在本年五月四日就以下一則為周梁淑怡議員在本年五月四日就以下一則為周梁淑怡議員在本年五月四日就「「「「反對日本篡改歷史教反對日本篡改歷史教反對日本篡改歷史教反對日本篡改歷史教

科書科書科書科書」」」」議案所作的發言議案所作的發言議案所作的發言議案所作的發言：：：：

主席女士﹕

在 04 年的 6 月 6 日，所有二次大戰歐戰參戰國的元首，都獲邀參

加了位於法國舉行的慶祝盟軍登陸「諾曼第」六十周年紀念，當中

包括了德國總理施羅徳和一批納粹老兵。這是德國代表首次獲邀參

與二次大戰盟軍的紀念活動。儀式中各國一致表示所有昔日戰爭的

宿敵，從今應攜手合作，創建和平。但同樣在澳洲悉尼市舉行的紀

念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活動，參與的盟軍退伍軍人團體卻一致反對

邀請昔日日本皇軍的老兵來一同參與紀念活動，也拒絕讓駐當地的

任何日本官方代表出席。

爲什麽同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同樣在戰爭中犯下滔天罪行，德

國和日本所受的對待卻差天共地呢？答案只有一個，就是因爲德國

人在戰後能心悅誠服地認真對歷史進行反省，痛改前非；但日本在

成爲經濟大國的同時，潛意識中的軍國主義思想卻陰魂不散，屢次

在明在暗都想為昔日發動戰爭的罪行翻案，甚至不惜篡改史實，掩

飾真相。如此這般，又怎可能贏得鄰國人民的信任和友誼呢？

不過，正如我所講，日本政府和部分右翼政客這種公然歪曲歷史

的惡行，是應該受到同聲譴責的。但是，我也想強調一點，就是我

們在旗幟鮮明地反對日本政府惡行的同時，卻不應「一竹篙打一船

人」，遷怒於一般的日本老百姓。日本政客的所為，不一定代表日

本平民百姓所想。正如上月底一班日本國會議員到靖國神社參拜

時，就和一班反對軍國主義復辟的示威團體碰過正著；日本政府要

派兵海外的同時，就不斷有當地民間團體反對政府違反和平憲法；

在右翼政客篡改教科書的同時，就有好像家永三郎教授一樣的人，

幾十年來四出奔走，控告日本政府歪曲歷史，荼毒下一代；當好像

「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之流等人，說南京大屠殺只是中國人生

安白做，卻有好像東史郎這些有良知的老兵，跑出來圖文並茂指証

當年皇軍在南京城的暴行。我想強調的是，我們所針對的應該是日

本國內一小撮死心不惜的軍國主義者，卻並非大部分熱愛和平，或

未有機會正確認識歷史的日本民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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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例子，可能與一般香港市民未必息息相關，但如果由此引

伸到來港工作的日本人或日本遊客，大家可能會有切身的感受。香

港和日本民間的交流與商貿來往一向是很頻繁的，很多日本人也很

喜歡香港，甚至乎在東京也有一個地方叫「小香港」。日本人是香

港其中一個最大的少數族群；而日本更加是一個主要的訪港旅客來

源地。

但其實自從回歸以來，來港日本旅客人數已經呈下跌之勢。當年

96 年高峰期時來港的日本旅客接近二百七十六萬人次，但由於日本

國內經濟衰退，加上其旅客對回歸後的香港興趣下降，導致其後人

數逐年遞減，至 99 年時訪港的日本遊客只剩下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人

次，跌幅達 57%。爲扭轉此跌勢，旅遊發展局曾經作了大量針對性

的宣傳工作，但正當這些工作開始有成效之際，03 年本港卻爆發沙

士，令該年度日本遊客人數再次急跌至不足八十七萬人次。直至去

年才略為回升至大概一百一十二萬六千人次。原本今年頭一季的升

勢是不錯的，訪港人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四成，可是東京朝日新聞

在上月報道香港反日和平遊行期間，竟然錯誤加插了早前深圳市民

在遊行中破壞日本商店大門的片段，再次令不少日本遊客對香港卻

步。雖然事後有關方面已經作了澄清和更正，可是損害肯定還是有

的，實在是很可惜。

我覺得，香港作爲一個以中國人爲主的國際大都會，本身也曾經

受過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對於反對日本政府歪曲歷史，絕對是義

不容辭的；但同樣，我們在抗爭的過程當中，卻不要給日本一般老

百姓一個錯誤印象，就是我們反對一切屬於日本的東西，甚至不歡

迎他們來香港。如果是這樣，就會和香港社會一向所強調的「理

性」與「持平」背道而馳。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